
几 十 年 前 ，父 亲 在 港 口 做 工 作 ，少 年 的 我
上 父 亲 船 过 春 节 。 除 夕 傍 晚 ，水 手 周 师 傅 、厨
工 洪 太 吆 喝 ：“ 走 ，带 你 去 办 公 楼 看 春 晚 。”我
一听就雀跃起来，父亲牵着我的手和他的同事
来到港务局机关大楼，在三楼走廊摆着一张小
方 桌 ，上 面 放 着 一 个 黑 色 四 方 匣 子 ，父 亲 告 诉
我 ，那 是 电 视 机 。 过 道 上 早 坐 了 三 四 排 人 ，像
幼儿园里孩子一样坐在小椅子上。

穿 着 红 色 演 出 服 、内 穿 白 衬 衣 ，系 着 黑 蝴
蝶 结 的 英 俊 费 翔 亮 相 ，他 边 唱 边 舞 ，轻 快 明 净
的 声 线 穿 透 时 空 。 那 一 夜 ，我 沉 醉 在 费 翔《冬
天 里 的 一 把 火》《故 乡 的 云》旋 律 里 。 少 年 的
情 怀 门 扉 悄 然 打 开 ，看 着 费 翔 迷 人 的 笑 容 ，我
暗 暗 地 想 ：如 果 现 场 看 一 眼 费 翔 ，该 是 多 么 幸
福啊！

十 八 岁 那 年 ，我 踏 上 甲 板 当 上 一 名 水 手 。
在 四 面 朝 天 、一 面 环 水 的 基 地 船 上 ，放 开 喉 咙
吼歌成了水手业余生活一大快乐。那时，我们
打 开 基 地 船 的 扩 音 喇 叭 ，播 放《水 手》《忘 情
水》《恋曲一九九〇》《潇洒走一回》，每当听到
这些优美的经典音乐，心情像江上波浪一样跳
动、愉悦 ，又像江鸥在激流上盘旋、飞翔 ，灵魂
深处的寂寞与感伤如风一样散去。

婚 后 ，我 随 着 船 队 跑 长 途 。 一 次 ，跑 一 趟
汉 口 至 镇 江 的 长 途 ，船 在 汉 口 等 装 一 天 ，装 完
货再日夜兼程往下游赶。船长通知船员，船在
港 一 码 头 停 靠 四 十 分 钟 ，等 机 舱 加 足 燃 料 ，连
夜发航，到九江新港锚地抛锚。燕子形庞大的
船 队 在 将 军 山 开 始 调 头 ，天 色 已 渐 黑 ，港 口 灯
光 争 相 辉 映 ，平 日 看 惯 的 夜 景 ，此 时 在 我 眼 里
极 为 亲 切 可 爱 。 我 心 头 一 热 真 想 准 备 好 拎 着
行 李 下 船 ，也 盼 望 双 胁 生 出 一 双 翅 膀 ，飞 到 江
边 港 口 宿 舍 七 楼 ，家 里 温 馨 的 灯 光 召 唤 我 归
来 。 后 来 ，自 己 转 念 一 想 ，既 然 是 船 员 就 要 踏
浪 前 行 。 我 转 身 钻 进 房 里 ，伏 案 疾 书 写 一 封
信 ，装 进 信 封 写 上 妻 的 名 字 ，郑 重 地 托 下 船 的
电 工 小 和 交 给 妻 子 。 船 队 在 夜 晚 九 时 离 开 港
口 ，我 久 久 地 伫 立 在 船 尾 甲 板 上 ，在 螺 旋 桨 强
劲 有 力 地 震 动 中 ，低 声 地 唱 起 周 冰 倩 的《真 的
好想你》。

步 入 不 惑 之 年 ，看 着 荧 屏 上 晃 动 着 超 女 、
快 男 、歌 星 ，我 心 如 止 水 。 随 着 时 代 车 轮 飞
转 ，小 城 每 年 春 晚 也 迎 来 一 拨 影 视 歌 坛 明 星 ，
终 于 有 机 会 近 距 离 地 看 到 这 些 曾 经 红 极 一 时
的明星了。小城 2009 年春晚，朋友赠一张晚会
票 ，说 有 你 的 偶 像 费 翔 来 献 唱 。 那 个 夜 晚 ，我
坐在影剧院台下，看到穿着一套湖蓝色西装的
费 翔 出 现 了 ，白 皙 脸 庞 没 有 以 前 红 润 ，眼 神 没
有 往 日 晶 亮 ，舞 步 似 乎 也 没 有 过 去 轻 盈 ，但 他
的 歌 喉 仍 磁 性 透 彻 ，穿 越 时 光 ，唤 起 内 心 深 处
最难忘的记忆，一种无法言喻的情怀如醇香的
陈酿让我久久回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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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静 静 地 站 在 大 海 面 前 ，放 眼
远眺，海天相接，晴空万里，明月高
悬。月亮像从大海中洗过一样，皎
洁无比，海面上映出一轮长长的光
柱 ，波 浪 轻 轻 晃 动 ，摇 碎 一 片 黄
金。夜色已包容了世界的一切，唯
有海浪在耳边，高一声低一声地唱
着。

我 站 在 海 边 ，阅 读 着 月 光 下 的
大海，像在读一篇无比浩瀚的生命
的诗集。我最先读到的，是它的封
面。

月 光 下 的 海 面 ，温 柔 娴 淑 ，没
有 一 丝 躁 动 的 气 息 。 由 于 风 小 月

明 ，海 面 的 波 浪 不 大 ，一 排 排 浪 头
从大海深处推过来，像少女舞动的
裙带，也像舞台上曼舞的彩绸。

凝 视 海 面 久 了 ，又 觉 周 围 的 大
海像一个巨大的唱盘，那一泓泓的
波纹，如留声机唱盘上一圈一圈的

“漩涡”，每一道水纹中都蕴含着一
首动人的歌。

这 时 候 ，我 觉 得 大 海 像 慈 祥 的
母 亲 ，用 手 抚 慰 着 自 己 的 孩 子 ，忽
而又觉得大海是永恒的恋人，就端
坐 在 我 的 面 前 ，含 笑 凝 望 ，什 么 也
不说破，含蓄而深沉。

不 知 不 觉 间 ，我 突 然 有 一 种 想

落 泪 的 感 觉 ，因 为 读 懂 了 大 海 ，浮
躁 归 于 宁 静 ，冲 动 归 于 平 静 ，世 俗
归于高尚，污秽归于纯洁。

海 边 站 累 了 ，我 就 坐 在 沙 滩
上，继续夜读沧海。我的目光跳过
了 波 浪 的 表 面 ，想 参 透 大 海 的 性
格，大海深处是沉默，是承受，是海
纳 百 川 容 万 物 。 大 海 看 惯 了 生 生
死 死 ，自 然 不 在 乎 自 身 的 荣 辱 浮
沉。有人说，最原始的生命是从大
海中诞生的，我们祖先的祖先是在
古 生 代 晚 期 从 大 海 中 勇 敢 地 走 上
大陆，而身后是它永恒的母亲。我
相信这是真的。

在 这 静 静 的 深 夜 ，我 感 到 大 海
最有力量的时候，不是喧嚣的狂风
怒 涛 ，而 是 宁 静 如 梦 的 休 憩 时 光 ，
因 为 这 期 间 孕 育 着 无 穷 的 能 量 。
我从沧海中读懂了一种博大，找到
了孤独中的充实，也参悟到了生命
的崇高与幽深。

夜 读 沧 海 ，其 实 也 是 在 阅 读 自
己。在人生这片海中，我是远航的
水 手 ，看 惯 了 出 海 的 船 ，看 惯 了 奔
涌的波涛，我身上沾染有一种海的
气 息 。 因 而 ，我 的 心 胸 逐 渐 开 阔 ，
我的毅力不断累加，我的襟怀保持
谦卑。

谁 能 想 到谁 能 想 到 ，，小 洋 山 岛小 洋 山 岛 ，，这这““ 鲲 鹏 化 处鲲 鹏 化 处 ””之之
地竟成世界强港地竟成世界强港。。

据 说 明 万 历 三 十 六 年据 说 明 万 历 三 十 六 年（（16081608 年年）），，摩 崖 石摩 崖 石
刻 题 词 的 游 兵 都 司 张 文 质 在 小 洋 山 岛 上 看刻 题 词 的 游 兵 都 司 张 文 质 在 小 洋 山 岛 上 看
到 成 群 的 海 豚 出 没 于 岛 屿 周 边 的 汹 涌 波 涛到 成 群 的 海 豚 出 没 于 岛 屿 周 边 的 汹 涌 波 涛
之 间之 间 ，，想 起 了 庄 子 的想 起 了 庄 子 的《《逍 遥 游逍 遥 游》。》。 如 今如 今 ，，满 目满 目
皆是巨船进进出出皆是巨船进进出出。。

这 里 是 全 世 界 最 繁 忙 的 深 水 枢 纽 港这 里 是 全 世 界 最 繁 忙 的 深 水 枢 纽 港 ，，已已
成为中国经济乃至全球经济的晴雨表成为中国经济乃至全球经济的晴雨表，，让全让全
世界瞩目世界瞩目。。

小 洋 山 旧 时 以 岛 上 多 羊 而 得 名小 洋 山 旧 时 以 岛 上 多 羊 而 得 名 ，，以 山 石以 山 石
玲 珑 而 闻 名玲 珑 而 闻 名 。。 从 弹 丸 小 岛 变 身 现 代 化 大 港从 弹 丸 小 岛 变 身 现 代 化 大 港
口口 ，，原 生 态 石 景 依 然 如 初原 生 态 石 景 依 然 如 初 ，，石 龙 奇 观 还 在 延石 龙 奇 观 还 在 延
续动人的传说续动人的传说，，精美的石头仍在歌唱精美的石头仍在歌唱。。

大 海 、渔 村 、石 景 ，是 小 洋 山 以 前 的 印
象 ；大 海 、港 口 、石 景 ，则 是 小 洋 山 现 在 的 风
景。

鼠浪湖岛
长 长 的 码 头 上 ，多 台 抓 斗 式 卸 船 机 正 在

对巨轮上的矿石进行卸载，岱山鼠浪湖岛就
这样闯入了我的眼帘。

红、黑、黄各色矿石小山一样堆积着 ，几
台斗轮堆取料机连轴运转，矿石堆存场一派
繁忙景象。

10 年 间 ，从 悬 水 孤 岛 到 年 吞 吐 能 力 5200
万吨的世界级中转大港，并且已建成世界一
流的全程智能化散货码头，这估计连最有想
象力的鼠浪湖渔民画家，也是画不出来的。

港 口 大 开 发 迎 来 历 史 性 的 转 折 ，岛 民 整
体搬迁、填海、造码头，鼠浪湖岛开始让人变
得陌生起来。

岛 上 的 村 岙 、楼 房 、山 路 不 见 了 ；渔 码
头 、沙 滩 、渔 船 、渔 景 不 见 了 ；山 峦 与 岛 礁 环
抱着的宁静港湾不见了。

全 球 最 大 40 万 吨 级 矿 船 实 现 常 态 化 靠
泊，并且能两船同靠接卸。一艘艘巨轮在码
头上靠泊卸载，一艘艘散货船满载之后朝着
长江口驶去。

鼠 浪 湖 岛 的 原 貌 保 存 在 沙 盘 模 型 里 ，近
200 年 的 变 迁 史 留 在 了 村 志 中 ，那 里 有 鼠 浪
湖人的记忆和乡愁。

大浦口集装箱码头
码头、泊位、吊机、外轮、集装箱，在定海

金塘大浦口集装箱码头，这些是最直观的。
谁 也 没 想 到 ，昔 日 的 滩 涂 地 竟 华 丽 转

身 ，如 今 每 天 都 是 灯 火 通 明 、通 宵 作 业 的 景
象。

宁 波 舟 山 港 口 一 体 化 ，当 蓝 图 被 点 燃 ，
大 港 梦 在 这 里 启 航 ，成 为 舟 山 开 放 的“ 海 上
桥头堡”。

在 2 号 泊 位 ，吊 机 将 一 只 集 装 箱 从 码 头
上 抓 起 ，送 到 外 轮 上 ，操 作 吊 机 的 是 一 位 年
轻的女司机。

码 头 上 ，有 很 多 这 样 年 轻 的 工 人 ，他 们
忙着搬运、装卸货物，付出热情和汗水。

码 头 就 像 一 根 纽 带 ，十 几 条 国 际 航 线 连
接着世界各地，促进着贸易往来。

国际物流岛的前景像海洋一样宽广。

仙草潭
高 大 的 龙 门 吊 ，靠 泊 码 头 的 巨 轮 ，漫 长

的 海 岸 线 。 在 轮 船 从 岱 山 小 长 涂 岛 开 往 新
竹的途中，仙草潭，这国内最大的船坞群，不
经意间出现在我的眼前。

仙草潭——有仙草的地方，仙气十足，不
同 凡 响 。 这 里 水 深 ，大 型 船 舶 能 进 出 ，堪 称
造 船 黄 金 岸 线 。 一 批 批 造 船 人 怀 揣 着 造 大
船的梦想，涌向小长涂岛。

我 知 道 ，这 里 拥 有 50 万 吨 级 船 坞 和 2 台
800 吨龙门吊，那是船企中的巨无霸，曾是亚
洲 最 大 。 6 座 船 坞 总 规 模 达 107 万 吨 级 ，让
其他船企只能仰望。

在各生产车间、船坞码头 ，焊花四溅 ，弧
光闪烁。上万名工人挥洒汗水，他们建造船
舶 就 像 搭 积 木 ，能 建 造 国 内 外 不 同 类 型 船
舶。

从 2009 年首制 11 万吨原油轮交付起，金
海重工成了纪录收割机，浙江省在建船舶吨
位纪录被不断刷新。如今，手持船舶订单位
居世界船企前列。

一 座 世 界 级 船 企 ，正 在 改 变 着 小 长 涂 岛
的 气 质 。“ 一 带 一 路 ”，让 金 海 重 工 制 造 的 船
舶 遍 布 四 大 洋 。 瞧 ，汽 笛 拉 响 ，又 一 艘 巨 轮
从这里启航，驶向深蓝。

龙山船厂
码头、船坞、车间、龙门吊、吊机，以及在

修 的 巨 轮 、靠 泊 的 拖 轮 ，构 成 普 陀 龙 山 船 厂
的现代工业图景。

当 然 ，一 群 群 忙 碌 的 工 人 是 主 体 。 那 个
在 30 多米高的吊机上的女工，手轻轻一按操
控 台 上 的 按 键 ，整 个 船 厂 都 动 了 起 来 ，一 派
热火朝天。

在 这 里 ，切 割 钢 板 是 生 产 力 ，敲 击 铁 锈
也是生产力。

从 大 集 体 时 代 修 理 渔 船 起 步 ，到 能 修 理
20 万吨级的外国巨轮。在龙山船厂，从一块
钢板的硬度中，我看到了中国经济的韧性。

多 年 的 坚 守 ，龙 山 船 厂 才 有 了 今 天 。 它
成为连接海上丝绸之路的一环，正以巨轮的
姿态，向着大洋前行。

我看见河流在光阴的身影下我看见河流在光阴的身影下
漫长的飘忽漫长的飘忽
水面叠着前一天的浪水面叠着前一天的浪
又漫过今天的船帮又漫过今天的船帮

河中水手扳动时针之橹河中水手扳动时针之橹
橹叶划开晨雾时橹叶划开晨雾时
把朝阳拨得更亮些把朝阳拨得更亮些
船尾的航迹里船尾的航迹里
碎光跟着转碎光跟着转

太阳挥洒今天的笔太阳挥洒今天的笔
在水面写流动的金在水面写流动的金
他弯腰擦舷边的锈他弯腰擦舷边的锈
指缝漏下的光指缝漏下的光
落在刚解下的缆绳上落在刚解下的缆绳上

向河流泼洒血液的大叔向河流泼洒血液的大叔
早把力气揉进船板早把力气揉进船板
如今锚链收放的节奏如今锚链收放的节奏
还和他当年教的一样还和他当年教的一样

礁石星座嵌在水深处礁石星座嵌在水深处
是他眼里的航标是他眼里的航标
每块暗礁的位置每块暗礁的位置
都刻在掌纹的褶皱里都刻在掌纹的褶皱里

简 陋 的 渔 埠 旁 ，静 默 着 几 艘 被 风 浪 撕 裂 的
舢板，它们和渔村汉子一样，曾经搏风斗浪，建
造家园。而渔村，依然生生不息地传唱着远航
的号子，潮涨潮落间，岛屿匍匐成受孕的珠玑，
浮动在浩渺的潮汐之上。

在 渔 村 里 ，我 见 证 了 大 海 的 变 幻 莫 测 。 海
天 一 色 ，辽 阔 无 边 ，那 是 一 种 无 法 言 喻 的 壮
观 。 渔 村 的 生 活 ，虽 然 艰 苦 ，但 充 满 了 希 望 和
期 待 。 每 一 个 日 出 ，都 是 全 新 的 开 始 ；每 一 个
日落，都孕育着新的希望。

渔 村 的 汉 子 们 以 大 海 为 生 ，以 渔 获 为 荣 。
他们的生活充满了挑战和危险，但他们却从不
畏惧。他们的身体被海风侵蚀，但他们的眼神
却 依 旧 坚 定 ；他 们 的 手 虽 然 布 满 老 茧 ，但 他 们
的心却依旧温暖。

渔 村 的 妇 女 们 以 家 庭 为 生 ，以 孩 子 为 荣 。
她们的生活充满了琐碎和操劳，但她们却从不
抱怨。她们的身体虽然日渐佝偻，但她们的笑
容却依旧灿烂。

渔 村 的 孩 子 们 以 大 海 为 家 ，以 自 由 为 荣 。
他们的生活充满了快乐和纯真，但他们却从不
放 纵 ；他 们 的 身 体 虽 然 瘦 弱 ，但 他 们 的 眼 神 却
依 旧 锐 利 ；他 们 的 手 虽 然 稚 嫩 ，但 他 们 的 心 却
盛满童真。

渔 村 的 生 活 虽 然 简 单 ，但 充 满 了 温 馨 和 幸
福。这里的人们虽然贫穷，但他们的精神却依
旧 富 足 ；他 们 的 生 活 虽 然 艰 苦 ，但 他 们 的 笑 声
却依旧响亮。

在 这 里 ，我 感 受 到 了 大 海 的 浩 瀚 ，感 受 到
了渔村生活的不易，更感受到了渔民们的坚韧
和勇敢。他们的生活虽然简单，但充满了希望
和 期 待 ；他 们 的 笑 容 虽 然 朴 素 ，但 充 满 了 幸 福
和满足；他们的爱总是充满了温暖和力量。

穿 越 渔 村 ，我 感 受 到 了 大 海 的 浩 瀚 ，感 受
到了渔村生活的气息，也感受到了渔家汉子们
的坚韧和勇敢。

此 刻 的 海 滩 上 ，我 以 鱼 的 姿 态 贴 地 飞 行 ，
收获暖阳下每一片闪光的鳞。

小洋山岛
□ 姚碧波以 船 为 家以 船 为 家 、、以 水以 水

为伴为伴。。朝夕相伴的浪朝夕相伴的浪
涛涛 、、岸 线 流 转 的 风岸 线 流 转 的 风
景景 、、心 底 深 藏 的 情心 底 深 藏 的 情
愫愫 ，，都 化 作 一 帧 帧 的都 化 作 一 帧 帧 的
人 生 剪 影人 生 剪 影 ，，定 格 下 平定 格 下 平
凡 而 珍 贵 的 瞬 间凡 而 珍 贵 的 瞬 间 ，，成成
为独属于水上人的生为独属于水上人的生
命印记命印记。。让我们走近让我们走近
这群与水共生的劳动这群与水共生的劳动
者者 ，，聆 听 浪 涛 里 的 人聆 听 浪 涛 里 的 人
生故事生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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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读沧海
□ 吴海明

这 座 小 小 的 岛 屿 ，地 处 长 江 的 龙 眼 ，凭 借 港 口 资 源 和 地 理 位 置 优
势 ，尽 显 国 际 大 港 风 采 ，码 头 岸 线 、桥 吊 、起 重 机 、集 装 箱 ，整 个 港 区 车
来船往，十分繁忙。一座东海大桥，与中国最大城市相接；一条条航线，
与世界各大港口相连。

沿着一条曲曲折折的小街向海岸走去，脚下的月光似乎被我蹚出
了音律，叮咚有声。

穿 越 渔 村 ，一 些 石 砌 的 语 言 在 悠 扬 的 浪
声 里 日 渐 风 化 ，祖 先 的 诺 言 沉 淀 成 舟 楫 之
声，渐行渐远。父辈苍老的手臂爬满海风咸
涩的纹路，手中的粗瓷海碗正发出风暴低沉
的 怒 吼 。 此 刻 的 海 滩 上 ，有 几 行 固 执 的 脚
印，正一代代地传承着大海的基因。

渔村速写
□ 应红枫

梦 想 照 进 现 实 ，我 坐 在 小 城 剧 院 ，真
实 地 看 到 了 偶 像 费 翔 ，也 看 到 了 那 个 在
水上踏歌行的水手。

水上踏歌行
□ 方军

河中水手
□ 张红军


